
C 3

二○一一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三）庚寅年十二月十六

采風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
⋯

我
記
得
於
是
我
鋪
開
一
張
紙
，
覺
得
確
乎
有
些

什
麼
東
西
最
好
是
寫
下
來
。
那
日
何
日
？
但
我
一
直
記

得
那
份
忽
臨
的
輕
鬆
和
快
慰
，
也
不
考
慮
詞
句
，
也
不

過
問
技
巧
，
也
不
以
為
能
拿
它
去
派
什
麼
用
場
，
只
是

寫
，
只
是
看
有
些
路
單
靠
腿
︵
輪
椅
︶
去
走
明
顯
是
不
夠
。

寫
，
真
是
個
辦
法
，
是
條
條
絕
路
之
後
的
一
條
路
。

—
—

史
鐵
生
：
︽
想
念
地
壇
︾

史
鐵
生
曾
稱
：
﹁
我
的
經
歷
是
十
八
歲
插
隊
，
二
十
歲
癱

瘓
。
﹂
他
曾
經
有
十
年
無
法
理
解
命
運
的
安
排
，
覺
得
自
己

的
生
命
是
一
場
冤
案
，
要
為
這
場
﹁
冤
案
﹂
翻
案—

—

他
也

曾
想
到
過
用
自
殺
的
方
式
抗
議
，
但
後
來
悟
出
這
是
最
無
聊

的
方
式
，
於
是
只
有
接
受
、
服
從
苦
難
。
然
而
接
受
之
後
，

﹁
翻
案
﹂
還
是
必
要
的
，
關
鍵
是
用
何
種
方
式
翻
案
，
必
須
拿

出
一
種
態
度
面
對
苦
難
，
去
思
考
，
從
苦
難
中
得
到
啟
示
。

當
史
鐵
生
因
癱
瘓
陷
入
憤
懣
、
苦
痛
而
難
以
自
拔
的
時
候
，

他
終
於
在
與
他
家
毗
鄰
的
地
壇
公
園
找
到
一
種
悠
遠
、
渾
厚

的
感
覺
，
那
是
公
園
的
荒
藤
老
樹
、
棲
居
了
鳥
兒
的
廢
殿
頹

檐
、
長
滿
了
野
草
的
殘
牆
斷
壁
、
暮
鴉
吵
鬧
鬧

來
、
雨
燕

盤
桓
吟
唱
、
風
過
檐
鈴
、
雨
落
空
林
、
蜂
飛
蝶
舞
草
動
蟲
鳴

⋯
⋯

。
正
是
﹁
夜
動
霜
林
驚
落
葉
，
曉
聞
天
籟
發
清
機
。
﹂

有
一
天
，
受
到
天
籟
梵
音
的
感
召
，
史
鐵
生
終
於
不
由
自
主

地
提
起
筆
，
把
他
的
積
壓
心
中
的
塊
壘
和
思
考
寫
下
。

史
鐵
生
寫
道
：
﹁
地
壇
離
我
家
很
近
。
或
者
說
我
家
離
地

壇
很
近
。
總
之
，
只
好
認
為
這
是
緣
份
。
地
壇
在
我
出
生
前

四
百
多
年
就
坐
落
在
那
兒
了
；
而
自
從
我
的
祖
母
年
輕
時
帶

我
父
親
來
到
北
京
，
就
一
直
住
在
離
它
不
遠
的
地
方—

—

五
十
多
年
間
搬
過
幾
次
家
，
可
搬
來
搬
去
總
是
在
它
周
圍

晃
，
而
且
是
越
搬
離
它
越
近
了
。
我
常
覺
得
這
中
間
有

宿

命
的
味
道
：
彷
彿
這
古
園
就
是
為
了
等
我
，
而
歷
盡
滄
桑
在

那
兒
等
待
了
四
百
多
年⋯

⋯

﹂
史
鐵
生
自
稱
，
他
是
在
地
壇

徘
徊
了
十
五
年
才
寫
出
這
篇
一
萬
多
字
的
作
品
。

可
見
他
一
絲
不
苟
的
寫
作
態
度
。

史
鐵
生
的
小
說
帶
有
散
文
化
，
也
夾
雜
他
的
玄
思
和
體

悟
。
所
以
有
些
人
質
疑
他
的
小
說
價
值
。
他
表
示
，
﹁
生
命

的
存
在
其
實
是
最
大
的
疑
問
，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人
能
夠
說
清

楚
，
文
學
更
是
如
此
。
它
是
現
實
之
外
的
一
塊
自
由
之
地
，

存
在
巨
大
的
不
確
定
性
，
為
何
要
規
定
形
式
呢
？
小
說
可
以

說
出
內
心
的
猜
疑
、
幻
想
和
渴
望
，
並
和
一
部
分
人
產
生
共

鳴
，
也
就
實
現
了
小
說
的
價
值
。
﹂﹁
看
小
說
最
主
要
是
看
作

家
對
生
命
的
態
度
，
而
故
事
是
看
不
完
的
。
﹂
史
鐵
生
舉
例

說
，
比
如
他
讀
王
安
憶
的
作
品
，
﹁
無
論
什
麼
情
節
看
到
的

永
遠
是
一
個
滄
桑
的
人
坐
在
岸
上
看
那
些
在
江
中
勞
作

的

人
們
，
而
且
這
個
人
一
直
保
持

鎮
靜
和
慈
愛
。
﹂

我
見
到
史
鐵
生
是
在
八
十
年
代
後
期
，
他
已
進
入
乘
坐
輪

椅
的
人
生
階
段
。
某
次
我
在
北
京
，
時
值
他
乘

輪
椅
與
一

批
年
輕
作
家
去
參
加
一
次
群
眾
活
動
後
，
由
一
干
作
家
推

他
到
賓
館
來
找
我
。
我
望

躺
在
輪
椅
上
、
炯
炯
有
神
的
目

光
和
豁
達
笑
容
的
他
，
我
的
眼
睛
也
濕
濡
了
。

他
說
，
命
運
一
直
與
他
搗
蛋
。
三
十
歲
的
他
，
患
上
嚴
重
腎

病
，
每
日
要
洗
腎
兩
次
。
備
受
病
魔
折
磨
的
他
，
懸
在
臉
上

總
是
那
一
朵
祥
和
的
笑
靨
。
命
運
把
他
打
落
十
八
層
地
獄
，

在
地
獄
中
他
遍
體
鱗
傷
，
卻
沒
有
發
出
呻
吟
，
像
羅
曼
．
羅

蘭
筆
下
的
約
翰
．
克
利
斯
朵
夫
一
般
，
對
苦
難
發
出
大
笑
！

雖
然
生
活
布
滿
了
荊
棘
，
但
克
利
斯
朵
夫
用
他
堅
定
的
信

念
、
頑
強
的
意
志
，
點
燃
了
衝
破
橫
在
前
進
路
上
重
重
阻
礙

的
勇
氣
，
開
闢
了
通
往
自
由
的
路
。

我
相
信
，
這
也
是
史
鐵
生
所
兼
具
的
百
折
不
撓
的
精
神
。

︵﹁
與
命
運
抗
爭
的
史
鐵
生
﹂
之
二
︶

最
近
倫
敦
遭
遇
一
場
大
雪
，
航
機
停

飛
，
不
少
香
港
留
學
英
國
的
青
少
年
，

因
急
於
回
港
度
節
滯
留
機
場
，
引
起
香

港
家
長
和
當
局
的
過
分
緊
張
。
保
安
局

官
員
多
次
在
熒
幕
出
鏡
，
表
示
對
事
件
的
關

切
，
甚
且
說
準
備
派
出
包
機
赴
倫
敦
接
應
，

一
如
遇
到
戰
爭
和
特
大
天
災
般
的
緊
張
。

此
事
引
起
全
港
輿
論
頗
多
議
論
。
一
說
是

港
府
的
反
應
過
度
緊
張
。
︽
信
報
︾
的
林
行

止
專
欄
寫
道
：
港
府
的
反
應
﹁
也
許
是
接
獲

多
宗
有
在
英
求
學
後
代
滯
留
機
場
的
權
貴
及

社
會
活
動
家
的
求
助
電
話
所
引
致
，
當
然
也

不
應
抹
煞
可
能
有
決
策
者
假
公
濟
私
藉
包
機

以
償
還
長
期
被
邀
遊
宴
的
人
情
債
的
動
機
。
﹂

︵
二
○
一
○
年
十
二
月
廿
二
日
︶︽
明
報
︾
的

評
論
指
出
：
﹁
留
英
港
生
的
父
母
大
多
家
境

不
錯
，
父
母
社
會
身
份
顯
貴
，
是
否
就
因
為

父
母
的
社
會
地
位
顯
貴
，
就
能
繞
過
合
理
的

既
定
程
序
，
運
用
公
共
資
源
滿
足
他
們
不
合

理
的
要
求
？
﹂︵
二
○
一
○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

香
港
繼
承
港
英
統
治
時
期
的
特
權
傳
統
，

對
公
務
員
子
弟
留
學
英
國
有
特
殊
津
貼
，
因

此
頗
多
權
貴
子
弟
提
早
在
中
學
時
期
便
赴
英

留
學
。

另
說
是
﹁
港
孩
﹂
嬌
生
慣
養
，
因
航
機
延

誤
而
需
在
機
場
過
夜
便
大
叫
大
嚷
。
誠
如
報

章
所
指
，
機
場
雖
然
情
況
欠
佳
，
卻
沒
有
即

時
危
險
。
於
是
社
會
上
出
現
了
﹁
三
低
﹂
的

﹁
港
孩
﹂
新
名
詞
，
指
香
港
學
童
﹁
自
理
能
力

低
、
情
緒
智
商
低
、
抗
逆
力
低
﹂。

猶
憶
抗
戰
時
期
湘
桂
大
撤
退
時
，
我
們
這
些

十
七
八
歲
的
大
學
初
哥
，
隨

學
校
向
東
撤

退
，
嚴
寒
之
中
在
粵
北
山
區
公
路
旁
的
山
頭
露

宿
。
但
也
有
說
有
笑
，
並
不
怨
天
尤
人
，
那
還

是
在
日
本
鬼
子
的
槍
砲
威
脅
中
的
呀
！

不
過
就
我
所
知
，
英
國
學
校
也
有
一
個
不

好
的
規
矩
，
每
年
放
幾
個
節
假
的
時
候
，
學

生
不
能
在
校
內
留
宿
，
得
自
覓
住
處
。
有
的

學
生
說
，
回
港
比
留
在
英
倫
花
費
更
便
宜
。

政
府
當
局
已
派
倫
敦
辦
事
處
人
員
到
機
場

協
助
，
提
供
必
需
品
甚
至
零
用
錢
，
工
夫
已

經
做
足
，
無
懈
可
擊
。
問
題
便
是
家
長
們
如

何
指
導
他
們
的
子
弟
穩
定
情
緒
和
強
化
抗
逆

力
了
。

時
下
流
行
的
新
詞
是
廚

餘
，
有
人
覺
得
創
造
得
很

好
，
有
人
不
以
為
然
。
我
屬

於
後
者
。

因
為
我
是
字
典
派
，
什
麼
字
都
喜

歡
查
一
查
字
典
，
而
字
典
中
的
廚

字
，
並
無
菜
的
解
釋
。

廚
餘
指
的
是
剩
菜
。
現
代
家
庭
很

多
都
不
燒
飯
，
都
是
外
食
，
所
以
有

些
人
進
了
廚
房
也
不
會
燒
菜
，
或
者

認
為
廚
房
只
是
燒
燒
開
水
煮
煮
泡
麵

的
地
方
。
對
於
食
肆
的
廚
房
，
更
少

有
看
過
。
那
麼
所
謂
廚
餘
，
很
多
人

根
本
就
不
明
白
廚
房
餘
下
來
的
東
西

是
什
麼
。

廚
房
是
燒
菜
和
煮
飯
的
地
方
，
燒

出
來
的
菜
，
是
端
出
去
吃
的
，
不
在

廚
房
。
廚
房
燒
完
菜
剩
下
來
的
，
是

生
而
未
熟
的
菜
頭
菜
尾
，
是
刮
下
來

的
魚
鱗
，
是
不
用
的
骨
頭
。
這
些
，

都
不
可
能
是
剩
菜
。

廚
這
個
字
，
字
典
裡
有
很
多
解

釋
，
廚
房
是
其
一
。
也
可
解
作
主
持

烹
飪
的
人
、
宴
席
、
能
散
財
濟
人

者
、
櫃
子
的
櫥
，
以
及
形
狀
像
櫥
的

帳
子
。
那
麼
廚
餘
，
和
菜
有
關
的
，

是
主
持
烹
飪
的
人
剩
下
的
，
或
是
宴

席
剩
下
的
。
主
持
烹
飪
的
人
剩
下

的
，
不
可
能
是
剩
菜
，
是
跟
手
尾
的

去
執
拾
乾
淨
而
已
。
宴
席
餘
下
，
就

有
可
能
是
剩
菜
。
但
是
，
像
喜
宴
剩

下
的
那
些
乳
豬
，
不
是
都
給
帶
回
家

嗎
？
而
且
現
時
的
宴
席
菜
式
因
為
平

價
招
徠
，
或
是
分
菜
，
所
以
常
見
的

是
吃
得
清
光
或
分
得
光
光
，
一
點
剩

餘
也
沒
有
。
更
何
況
，
誰
人
能
夠
天

天
吃
宴
席
？

因
此
，
基
本
上
，
廚
餘
這
兩
個

字
，
好
像
很
好
聽
，
但
卻
是
不
合
情

不
合
理
的
新
詞
。
吃
餘
和
食
餘
都
比

廚
餘
合
理
，
為
什
麼
要
叫
廚
餘
呢
？

明
明
和
廚
無
關
，
是
吃
的
問
題
，
卻

把
責
任
歸
咎
於
廚
，
這
是
不
負
責
任

的
。
所
以
，
我
還
是
會
稱
廚
餘
為
剩

菜
。

是
第
二
次
上
學
而
優
了—

—

一
所
位

於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的
書
店
，
這
次
以

︽
銀
魂
︾
開
講
，
聽
負
責
人
說
，
原
來

這
一
次
是
學
而
優
有
史
以
來
吸
引
到
最

年
青
讀
者
群
的
講
座
。
我
挑
了
從
︽
銀
魂
︾

入
手
，
而
不
是
就
新
書
︽
日
本
中
毒
︾
作
對

應
宣
傳
，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透
過
微
博
，
由

衷
感
到
內
地
讀
者
對
日
本
文
化
的
追
求
已
去

到
另
一
階
段
。
事
實
上
，
經
過
內
地
出
版
小

陽
春
的
催
谷
，
對
日
本
文
化
的
譯
作
引
進
已

普
及
起
來
，
也
代
表
了
受
眾
進
入
由
宏
觀
到

微
觀
的
新
一
浪
。
再
停
留
在
日
本
人
論
應
該

己
不
能
滿
足
讀
者
的
欲
求
，
而
最
能
夠
呈
現

複
雜
多
變
面
貌
的
肯
定
就
是
流
行
文
化
的
範

疇
，
之
所
以
抽
取
動
畫
︽
銀
魂
︾
來
言
說
，

正
好
是
感
受
到
風
向
演
變
的
積
極
回
應—

—

當
然
透
過
網
路
發
現
內
地
的
﹁
銀
粉
﹂︵︽
銀

魂
︾
粉
絲
︶
數
量
絕
對
不
少
，
這
也
是
選
題

上
的
考
慮
基
石
。

學
而
優
的
空
間
很
適
合
作
此
類
小
眾
式
的

演
講—

—

一
百
人
左
右
的
空
間
，
來
的
都
是

流
行
文
化
的
愛
好
者
，
一
播
放
︽
銀
魂
︾
片

段
，
大
家
立
即
會
心
微
笑
，
尤
其
提
到
御
宅

族
的
內
在
血
脈
肌
理
，
彼
此
都
好
像
得
到
共

鳴
呼
應
，
這
正
是
場
地
適
切
的
正
面
效
果
。

更
難
得
的
是
，
書
店
活
動
宣
傳
海
報
的
宅
女

設
計
師
，
本
身
也
是
﹁
銀
粉
﹂，
於
是
在
海
報

上
也
流
露
出
這
種
本
色—

—

加
插
上
去
的Just

W
e

炸
彈
人
，
正
是
︽
銀
魂
︾
精
巧
機
敏
的
小

道
具
配
角
，
那
當
然
就
是
有
心
人
的
構
思
，

從
而
令
到
宣
傳
上
相
得
益
彰
。

事
實
上
，
從
在
場
人
士
的
提
問
，
便
知
道

高
手
在
民
間
的
道
理—

—

她
們
由
庵
野
秀
明

對
︽
新
世
紀
福
音
戰
士
︾
電
影
新
版
作
了
多

少
微
細
的
調
動
修
正
，
乃
至
新
近
日
本
動
漫

界
制
約
的
規
條
變
更
也
一
一
娓
娓
道
來
，
此

所
以
有
來
有
往
的
趣
味
便
大
為
提
升
。
而
流

行
文
化
的
魅
力
正
好
在
於
不
同
人
的
再
創
作

及
再
解
讀
，
致
令
原
生
文
本
可
以
不
停
衍
生

下
去
，
作
品
的
生
命
力
才
可
以
生
生
不
息
，

令
人
愛
不
惜
手
。
由
衷
而
言
，
類
似
的
開
講

樂
趣
在
香
港
已
久
違
了
，
那
不
一
定
關
乎
文

化
水
平
的
問
題
，
反
過
來
熱
切
關
愛
的
高
下

才
是
差
異
所
在
，
換
言
之
到
廣
州
開
講
也
不

妨
視
之
為
自
娛
的
一
種
選
擇
。

學而優開講

世
界
上
所
有
不
朽
的
好
書
也
有
一
個
共
通
點
，

就
是
不
同
人
於
不
同
時
候
去
試
讀
／
重
讀
它
，
也

會
得
到
不
同
的
啟
發
和
得

，
而
︽
周
易
︾
應
是

這
類
經
典
當
中
最
古
老
的
一
本
。

有
人
可
能
會
覺
得
︽
周
易
︾
艱
深
難
明
，
不
過
只
要

你
嘗
試
去
讀
它
，
便
會
發
現
它
其
實
雅
俗
共
賞
，
就
以

﹁
乾
卦
﹂
的
六
爻
為
例
，
它
其
實
包
含

人
生
必
經
的
六

個
階
段
，
任
何
人
也
能
從
中
得
到
啟
發
。

﹁
乾
卦
﹂
第
一
爻
，
爻
辭
為
﹁
潛
龍
勿
用
﹂，
即
指
將

要
投
入
社
會
前
的
學
習
階
段
或
新
入
職
的
見
習
員
工
。

︽
周
易
︾
建
議
相
關
的
朋
友
要
學
懂
﹁
勿
用
﹂，
即
勿
急

於
展
現
所
長
所
學
，
否
則
便
會
鋒
芒
太
露
，
招
來
不
吉

的
後
果
，
而
用
心
學
習
才
是
這
階
段
應
抱
的
態
度
及
目

標
。第

二
爻
﹁
見
龍
在
田
﹂
則
是
指
已
經
正
式
展
開
工
作
生

涯
的
﹁
初
哥
﹂，
︽
周
易
︾
的
建
議
是
﹁
利
見
大
人
﹂
：

宜
有
上
司
或
貴
人
扶
持
，
令
自
己
能
夠
好
好
發
揮
所
長
。

若
能
完
成
第
二
爻
的
階
段
，
第
三
爻
便
是
﹁
君
子
終
日
乾

乾
﹂，
即
指
步
入
介
乎
管
理
層
及
﹁
初
哥
﹂
中
間
的
﹁
夾

心
階
層
﹂，
生
活
終
日
忙
忙
碌
碌
，
最
重
要
是
要
做
到
時

常
反
省
自
己
的
﹁
夕
惕
若
﹂，
否
則
就
算
犯
上
很
小
的
毛

病
，
也
會
被
上
下
人
詬
病
，
難
以
繼
續
立
足
。

踏
入
四
爻
，
以
卦
而
論
，
已
經
由
﹁
內
卦
﹂
進
入

﹁
外
卦
﹂，
也
即
工
作
生
涯
已
進
入
管
理
層
，
站
於
﹁
或

躍
在
淵
﹂
的
轉
捩
點—

—

一
個
可
進
可
退
的
位
置
。
有

志
發
展
者
，
可
繼
續
努
力
爭
取
上
升
，
別
有
理
想
者
，

則
是
應
當
緩
慢
下
來
，
抽
空
另
覓
人
生
其
他
意
義
的
時

機
。若

選
擇
繼
續
上
升
，
之
後
便
會
成
為
第
五
爻
的
﹁
飛

龍
在
天
﹂，
也
即
領
導
者
的
地
位
，
︽
周
易
︾
的
寄
語
是

﹁
利
見
大
人
﹂，
即
要
善
用
身
邊
的
好
幫
手
，
否
則
一
旦

過
份
剛
愎
自
用
，
便
會
變
成
第
六
爻
的
﹁
亢
龍
有
悔
﹂，

換
來
高
處
不
勝
寒
而
又
孤
立
無
援
的
寂
寞
及
煩
惱
。

你
看
，
單
是
一
個
﹁
乾
卦
﹂
已
經
道
盡
了
整
套
經
營
人

生
的
哲
理
，
︽
周
易
︾
另
外
還
有
六
十
三
卦
的
智
慧
，

它
肯
定
足
夠
讓
任
何
人
在
任
何
時
、
任
何
地
找
到
任
何

的
人
生
答
案
！

乾卦的人生啟示

離開我的島嶼，意味 無家可歸，飄

蕩與永遠的渴慕。

——奈波爾《抵達之謎》

車子沿 海堤緩慢地順 路向前走，海
對岸地平線上橘紅色的夕陽，意猶未盡地
耀武揚威，無比熱烈地散發一日裡剩餘的
華麗，順手將堤岸邊排得整整齊齊的行道
樹，彩上一抹抹閃亮鮮麗的烘眼金光。明
知奪目的色彩在剎時間便消失無蹤，但最
後的努力噴濺，一派豪邁大俠的揮灑作
風，更令人既感動且讚賞。
黃昏時段的健行者寥落無幾，從前不曾

注意的白髮老人佔了更大的比率。他們熨
貼挺拔的白上衣，下半截塞進半長不短的
米黃色短褲，腰間扣 真牛皮製的褲帶，
認真裝扮毫不含糊，再加上拉至膝蓋的黑
長襪子和腳下那雙名牌的跑步鞋，一身英
式打扮的整齊衣 ，宛如海堤對面的平矮
房子般少見。原為英國及歐洲風格的殖民
時代款式的古樸老屋，如今只餘下灰撲撲
的三兩間，頑固地錯落在設計新穎的高樓
大廈之中。顯眼地新舊參差高矮分明，卻
無格格不入的突兀生硬，反倒蘊含無窮的
懷舊返古韻致，瞧看 彷彿聽到音樂旋律
中那強烈起伏的節奏。
無關貧富貴賤，一般人選擇住家，心動

鍾情的是新式格局的建築；純粹到來觀光
的旅客，更心儀眷戀的是飽經滄桑的舊
屋。
堤岸邊幾個不同種族的年輕人大概是相

約到來攝影。各人拿 各自不同款式的相
機，擺 專業攝影家的姿勢。有的在為蒼
老的古屋捕捉夕陽下漸漸隱去的光影，有
的鏡頭對準漂浮在夕陽周圍，綽約變幻的

斑斕晚霞和大海中的地平線，也有的更熱
衷於將剛建好的高樓大廈攝收在光圈內。
年輕人也許尚未清醒地意識到，無法抵擋
的歲月冥頑不靈地堅持向前走去，有朝一
日，嶄新豪華的建築物，亦不得不向停不
下來的時光低頭妥協，日復一日逐漸衰老
陳舊，成為斑駁而安靜的老屋殘樓。
不論是馬來人，華人或者印度籍的攝影

者，每一個民族的姿態皆興致勃勃，透過
魚眼精心觀看攝影機外的世界；他們大多
更留戀於古屋舊居，被拍的樓房寂然無聲
地朝攝影機幽幽訴說 它被光陰點點漬漬
沾染的痕跡。經歷過二、三百年悲歡歲月
的盡情浸漬和洗刷，儘管遲緩迂迴，所有
的美好和一切的醜陋，均沉靜地化為令人
凜然的歷史檔案。
縱然是不同的種族，但藝術工作者大多

個性固執，個人主義強烈，對於記錄是否
真實，從不相信或服膺他人。別人毫不重
要。自己照攝在相機裡頭的寫實，才是心
目中的真實。真相永遠存在，只不過各人
自有一套判斷的準則，絕不與他人雷同。
有人輕蔑佛家說的「境由心造」過於玄

妙，但這卻是生活中絕對的真相。
那年一得知必需離開家鄉，遷移他州

時，時時配備攝影機，到各處認為值得紀
念的地方，一一拍下留念。那個時代，離
別不只是空間的距離，還有更為遙遠的時
間距離。高速公路尚未開始興建，單是來
回的漫長路途，車程需要耗費一個白日的
十二個小時。
攝下最多影像的是這座堤岸特長的海

邊。時時在唸唸剛學會背的一句詩句，要
有大海的胸懷，才來看海。總懷 虔敬的
心情到來眺望大海，為了鍛煉自己持有大

海一樣寬闊的氣勢。下課以後，懷抱 沉
重的大書包，走 走 ，情不自禁地便又
來到海邊。陽光熾熱，氣候燠燥，極鹹的
海風既炎酷又黏滯，對於有 無窮無盡的
熱情和好奇的年輕人，累不是理由，熱不
是藉口，一旦投入，義無反顧，日日在海
邊的毒辣日頭下，流汗，並流連忘返。
惜別的心情令風景出奇地美麗和扣人，

一想到，啊，有大海的風景快要離遠了，
淒楚和悲傷攜手前來癡纏不放；神經質地
擔心，萬一離別日久，不管是鏡頭或者心
底裡宏美博大的大海風景都會漸漸淡出，
甚至於不知不覺間，悄無聲息便消逝無
蹤。一邊卻又竊竊私心地切切盼望，最好
是一個轉身，趁火紅的夕陽還來不及滑落
山頭之際，即刻再返轉回來。
那時根本不知道，這是一個渺茫而永不

可企及的願望。
海邊的攝影人不停地在調整距離和角

度，哪一個方向最好最美和最理想？今天
出現在焦距中的最好，當下的最美，一概
經不起無垠歲月的侵襲消磨。一旦掉入時
光隧道裡，想像中和眼前觀的最為理想，
照樣無法規避成為過去的命運。
一切如此地不可意料。

命運是否存在呢？
年輕時堅決以為，不存

在，過了中年的回答彷彿是
在逃避現實，我不知道。
或者是不願意知道？
益發相信印象派創始人莫

奈說的，形不長在，色不長
存。
鏡頭下的海邊街景，新的

舊的穿梭交疊，照片上的
人，隨 時光之神的大手出
力拉攥，這當兒走出照片之
外，眼角嘴梢，無法泯滅的
皺紋絲絲縷縷地相連。
迎面走來幾個穿 中學制

服的女孩。從制服上印 的徽章看，她們
全都就讀於海邊附近著名的女校，是和我
不同班的年輕同學。青春無邪的外表，稚
嫩秀氣的臉龐，奔放飛揚的氣質，夕陽這
時無限慷慨地把黃金揮灑在她們身上，多
麼像她們每天編織的璀璨夢想，在從容的
腳步間亦趨亦隨，輕輕搖晃。
悠悠掠過的海風，揚起她們歡樂喜悅的

清純笑語。美好的天真裡往往充塞 幼稚
傻氣。本應無憂無慮，卻恆是愁意重重，
成日憂心忡忡，只因今日和未來都不在手
上，擔驚受怕之餘且不懂掌握，並非懈
怠，僅僅是任意而無知地，便把光陰虛
度，隨興地就這樣把青春隨意揮霍。
恍惚看到自己，茫然迷惘地走在時間和

空間交匯的縫隙裡，踉踉蹌蹌躦竄出來
時，一陣接一陣驚心動魄的震撼在胸中兜
繞，忍不住將車子停下。
十五歲看海邊的夕陽，和五十歲在海邊

看夕陽，眼睛所見皆為酡紅的光彩，明亮
的金黃，燃燒的紅霞。多少壯麗的迷夢癡
想被神通廣大的現實篩子三兩下輕而易舉
篩掉。不敢繼續輾轉低迴在浮晃游移的美
夢裡，原本無邊的理想也被時光劃上一條
濃黑的邊界線，如今方才驚悟自己的能力

是多麼有限。
激越的海浪拍擊 岸邊的頑石，打雷一

樣的轟轟作響。曾經嘲笑過不曾見過大海
的朋友，他首次聽到洶湧而來的波濤聲，
誤以為天要下雨。打雷了，怔怔地他說，
停下朝海灘走去的腳步。
打雷了？我愣愣地回問，也駐足不前。
晴朗的風和日麗天氣，不遠處明媚的藍

天碧海，怎麼可能打雷？
原來是勢不可擋的滔滔狂瀾，看似退去

卻昂然復來，懾人的潮聲渾厚深沉如一流
歌手的嗓音。驚濤拍岸，驚得友人和我皆
趑趄不前。
車窗玻璃外，應接不暇迴旋反覆的海浪

掀起又落下，一波接一波毫不含糊地拍打
岸邊光滑的礁石，這回特意較下玻璃車

窗，專注地側耳傾聽，雷聲已不再響。
手機響起來，是那位將千變萬化在翻滾

的浪濤誤為雷聲的友人，邀請我晚上一起
吃飯。「你是客人呀，隨你的意，任你挑
選一家你喜歡的餐廳。」盛意拳拳的友人
如此這般說。
歲月恆是一步一步，不疾不徐。時光如

流水，光陰似箭，都是心裡的感覺，尤其
是中年後的人的深刻感覺。最真實的現實
場景是，回鄉來，友人已經成為鄉人，而
思歸心切的他鄉歸人竟變成是遠方的來
客。
歲杪，喜悅和 心酸，情怯怯自己開車

回鄉。家鄉仍在，大海不變，鹹鹹的海水
味道照舊在風中飄蕩，只有歸人，輾輾轉
轉變成來自遠方的客人。
走下車子，面向大海，海浪在夕陽墜落

的時候，跌落起迭的姿勢從不更改，夕陽
濃稠的金光瞬息間滅去，黑暗迅捷地從天
空掉落到海裡，茫茫夜色的堤邊身影模
糊，回鄉的人惆悵地佇在永恆鹹鹹的海風
中，對岸和天空一起開始閃爍 深淺細碎
的流麗微光，在外飄泊多年以後，漸漸衰
老的家園近了，而我果真回得來嗎？

絕路之後的路

說「港孩」

彥　火

客聚

二
○
一
一
伊
始
，
成
立
十
七
年
的
演
藝
人
協

會
，
首
次
舉
辦
﹁
演
藝
人
年
度
傑
出
表
現
獎
頒
獎

典
禮
﹂，
僅
頒
八
個
獎
，
得
獎
名
單
包
括
：
電
視
傑

出
表
現
男
演
員
：
陳
豪
。
電
視
傑
出
表
現
女
演

員
：
佘
詩
曼
。
電
影
傑
出
表
現
男
演
員
：
謝
霆
鋒
。
電

影
傑
出
表
現
女
演
員
：
薛
凱
琪
。
電
台
傑
出
表
現
男
主

持
：
林
海
峰
。
電
台
傑
出
表
現
女
主
持
：
查
小
欣
。
音

樂
傑
出
表
現
男
歌
手
：
陳
奕
迅
。
音
樂
傑
出
表
現
女
歌

手
：
鄭
秀
文
。

評
審
是
一
班
演
藝
人
，
獲
得
此
獎
，
即
是
獲
得
行
內

認
同
，
十
分
難
能
可
貴
。

在
洲
際
酒
店
宴
會
廳
的
頒
獎
台
上
，
我
向
演
藝
人
協

會
致
謝
，
並
講
出
一
半
心
聲
：
﹁
很
多
人
以
為
做
一
個

娛
樂
節
目
很
簡
單
舒
服
，
不
過
是
跟
藝
人
做
訪
問
，
其

實
並
不
容
易
，
因
為
藝
人
不
同
商
人
、
政
客
，
需
要
向

公
眾
交
代
，
尤
其
當
中
涉
及
的
都
是
他
們
的
事
，
多
謝

大
家
對
我
信
任
，
接
受
訪
問
時
，
毫
無
保
留⋯

⋯

﹂
後

因
演
藝
人
協
會
主
席
曾
志
偉
為
搞
氣
氛
，
在
台
下
跟
我

開
玩
笑
，
便
﹁
合
作
地
﹂
跟
志
偉
鬧

玩
，
因
而
致
謝

詞
只
講
了
一
半
，
也
幸
好
如
此
，
否
則
我
定
必
感
性
得

邊
講
邊
哭
。

致
謝
詞
全
文
大
概
是
﹁⋯

⋯

毫
無
保
留
，
所
以
我
能

得
此
獎
，
在
座
每
一
位
演
藝
人
都
有
功
勞
，
請
繼
續
給

我
這
份
信
任
。
作
為
一
個
專
業
的
電
台
娛
樂
資
訊
節
目

主
持
人
，
首
要
向
聽
眾
負
責
，
要
令
演
藝
人
坦
白
回
答

尖
銳
的
問
題
，
有
公
信
力
的
同
時
，
卻
又
要
顧
及
藝
人

形
象
，
因
香
港
藝
人
是
香
港
娛
樂
文
化
的
珍
貴
資
產
，

在
兩
者
之
間
要
取
得
很
好
的
平
衡
，
甚
具
挑
戰
性
。
﹂

﹁
我
入
行
時
是
當
周
刊
記
者
，
屢
爆
轟
動
消
息
，
全
有

真
憑
實
據
，
演
藝
人
知
我
忠
於
事
實
，
處
事
認
真
，
但

因
行
內
對
我
毫
不
認
識
，
故
對
我
甚
有
保
留
，
可
是
有

大
件
事
必
須
向
公
眾
交
代
時
，
他
們
會
主
動
聯
絡
我
，

所
以
當
時
我
跟
藝
人
的
關
係
很
微
妙
。
﹂

﹁
我
九
五
年
正
式
成
為
電
台
節
目
主
持
，
其
實
在
八
零

年
代
，
我
曾
到
電
台
試
音
，
沒
被
取
錄
，
當
時
的
監
製

給
我
的
忠
告
是
：
﹁
好
好
用
心
把
稿
寫
好
，
這
輩
子
也

別
想
做
電
台
主
持
了⋯

⋯

﹂
說
到
這
裡
該
哭
出
來
了
。

獲頒傑出表現獎未完的致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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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的紅霞。 網上圖片


